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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坝的
火车与缆车

□阿坚

一
在成渝铁路上跑的火车

菜园坝火车站开工三个多月，从九龙坡延伸而
至的钢轨，已抵达黄沙溪，穿过篼子背隧道，就进入
菜园坝车站了。淮海战役的功臣、时任营长的张海
舟为铺轨大队长。他站在运输钢轨的平板车上，兴
奋地告诉战士们：“我们把钢轨铺到菜园坝，相当于
部队又举行一次‘入城仪式’。”简短的两句话，似大
锤抡道钉，掷地有声，让铺轨的战士铆足了干劲。

七十年后，曾参与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年逾九
旬的孙贻荪先生回忆道：“菜园坝站外的篼子背隧
道，虽然不长，但弯道上光线很暗，是铺轨的关键。
为顺利闯关，老张率领战士与民工，借着月光练习
钉道，要求每一锤都落在道钉上。一锤又一锤，抡
起砸下，像练习射击一样，道钉队的每个人都练成

‘神锤手’，百锤百中，为铺轨进入重庆火车站，做足
了功夫。”“那天下午铺轨进入菜园坝，看热闹的老
百姓很多，却秩序井然。老张在一双双热切目光的
期待中，抡起大锤钉下最后一颗道钉，顿时欢声雷
动。欢歌笑语在热风中飞扬！”

两股铁道分别抵达刚修好的站台两侧，虽然设
施简陋，却初步成型。次日，从九龙坡驶来的“压
道”机车进入菜园坝，汽笛一声长鸣，仿佛告诉山城
的父老乡亲：铺就的线路平稳，列车可放心通行。
1951年7月通车永川时，虽是临时站房，菜园坝车
站已开通，开行一对客货混合列车到永川。年底通
车内江时，菜园坝车站的运转、售票、候车的房舍，
已建成投用。重庆火车站正式建站，开行重庆至内
江、重庆至资中客货混合客车各一对。重庆车站首
任站长严亚东，身板魁梧的他，身着铁路制服、头戴
大盖帽，举手投足之间，铁路人形象跃然而出。为
支援大西南，严站长一家老小都来了。

我的父亲徐耀华，是成渝铁路上的首批火车司
机。父亲不止一次告诉我，在得知火车头要运来的
消息，那高兴劲跟后来有了我这儿子一样，真是喜
滋滋的，这预示着成渝铁路就要修通了。那是
1951年5月的一天，当两艘轮船载着两台大机车，
从遥远的东北，经长江运抵九龙坡码头的时候，铁
路职工的心沸腾了，欢乐的气氛跟过年一样，大家
举着小旗、敲锣打鼓，来到码头看望这庞然大物。
父亲头戴大盖帽、穿上挺括的铁路制服，很庄重地
去迎接他以后朝夕相处的伙伴。

这两台机车，就是四川人民盼望了四十多年的
大火车啊。

1951年7月1日清早，铁勤三连一个排全副武
装练习礼仪，去参加火车进站的仪式。9点半，菜
园坝地区的“警报器”长鸣。全排在连长的指挥下，
正步进入站台两侧，面向铁轨立正。菜园坝地区所
有的人也就地站立，不得乱动。火车头从篼子背隧
道一驶出，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声音越来越响。火
车进入站口时，拉响三声长鸣，全排官兵即刻转身
立正，齐刷刷向驶来的火车致肩枪礼。驶来的第一
台火车头，前面悬挂着毛泽东头像，一朵大红花戴
在上面，机车两侧的红绫一直披挂到煤水箱后。机
车牵引着七节车皮和一节摆着两盆鲜花的平板车，
表明今天是“七一”。然后是第二台火车头，一样的
装扮，前面悬挂着朱德头像。这一前一后两台装饰
鲜艳的火车头，牵引着车皮慢慢停稳在站台，调整
好位置后，各自挺立在两股道上，又同时笛声长鸣，
尽展雄姿。

这装饰亮丽的火车头，在这简陋的站台前，曾
三次牵引列车典礼而行——1951年7月1日通车
永川，1952年12月7日通车内江，1952年7月1日
通车成都。

这两台火车头进站后，菜园坝就更热闹了，市
民们都想先睹为快，特别是青少年，更是钟爱有
加。有一天，铁勤三连营区的大门前，来了一群穿
白衬衣系红领巾的学生，他们向站岗的士兵敬了少
先队礼后，表示要进站看火车。副岗的士兵迎上
前，听罢陈述，却为难地拒绝了他们。

有学生扬起手中的画板，说今天是老师安排他
们来“写生”画火车的。副岗士兵仍不同意。看不
见火车，怎么写生呀？学生们围着士兵，请他讲述
一下火车的外形，以此完成写生。

“火车分为车头与车皮；火车头是个大铁筒，铁
筒内装水、装煤，烧蒸汽，蒸汽带着车轮跑……车
皮，用来装东西，装粮食……”这士兵将自己见过的
火车，细致地描述给学生们。因为不能亲眼观察，
学生急了，七嘴八舌地起哄。

“我见过狗皮。车皮，是啥子皮？”
“我见过牛皮、羊皮。”

“我还见过蛇皮。”
学生的吵吵嚷嚷，将士兵弄蒙了，就说：“我

也不清楚，你们自己去看嘛！”
“啊！”学生们高兴地跳起来：“看车皮啰！”

边喊边往里走。学生的喊声，让值岗士兵一下
清醒，擅自放他们进去，是要犯纪律的。他曾因
丢失子弹，已被记了小过。

“学生们，我错了！我给你们‘跪下’，请退
出来。我不能再犯错误呀！”

学生们回头，看见士兵真是下跪了，一时吓
得退了回来。这时候陈连长刚巧路过，看见士
兵这跪求的姿势，急忙扬手将学生们招过去，笑
着说：“别为难他。他大不了你们几岁！一会儿
我带你们参观。”然后收起笑容，朝士兵命令：

“起立！枪入套！向后转！目标——副岗，正步
走！”士兵走到岗位回头一看，陈连长已带着学
生走进了禁区。

昔年的火车站，就似现在的网红之地，都想
去看稀奇，闹热一番。因为巴蜀老百姓，盼火车
盼了几十年。没见过火车的人，太多太多。

二
白底蓝身的“甲壳虫”缆车

从川西平原上的荷花池，到长江边上的菜
园坝，成渝铁路蜿蜒而至。菜园坝地处闹市，火
车一通，行人往来、货物转运日趋增多。旅客一
出站，扛着行李爬坡上坎，会生畏地皱着眉头。
于是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半年后，即1953年
初，重庆市政府决定，从菜园坝往两路口的建兴
坡上，动工修建一条客运缆车线。这是重庆新
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客运缆车，全长146
米，上下高差52.56米，轨道设置及车厢定员与
望龙门缆车（1945年开通运营，是重庆也是中国
第一条客运缆车）相似，为方便乘客及货物上
下，减少了梯踏步，增宽了站台面积。缆车工程
造价折合新人民币36.33万元，是当年市政建
设的大投入。1954年初开通运营后，因为地处
菜园坝火车站与上半城两路口的交通要道，每
日客运量达9000余人次。上世纪80年代改造
后，每日的上下旅客高达近6万人，是当年主城
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重庆8条缆车线中最为
繁忙的线路。

缆车是老重庆城里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
菜园坝的这条缆车线，可视为成渝铁路的一种
延伸。在两路口的坡上，一架硕大笨重的绞盘，
将两根黑漆漆、油乎乎的钢绳，牵引至缆车车厢
的端头。绞盘一启动，齿轮即“咯吱咯吱”呻吟
起来，一长一短的两条钢绳，经绞盘这双铁腕巨
掌的拉拽，山下与坡顶的两节缆车厢，像移动的
小木屋，在细长的铁轨间上下升降。铺设于斜
坡上的轨道，初驶是一条单轨，缆车行进于中间
时，眼看就要相撞的两节车厢，“咣当”一声，斜
进一段“鱼腹式”的双轨，安然地擦肩而过。这
时候若遇见对面车厢有熟人，可以问候几句，再
挥手告别。因为缆车车厢的门窗都只有一个
框，运行的速度又缓慢，像蜗牛一般爬行着。

文友徐朝贵回忆道：“从我记事开始，缆车
站天天都是人流如织。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
点半，那两辆白底蓝身的‘甲壳虫’，就呼哧呼哧
地喘着大气，不停地奔忙。旅客们提包扛箱，扶
老携幼，上上下下。逢年过节，排队买票的‘长
龙’足有一二百米。”

物资匮乏的年代，城里的供给稳定，郊区则
差些。每逢菜油断供时，我就要乘火车到菜园
坝，爬坡去两路口购买。那天炎热，我放弃了徒
步，竟然摸了两分钱买了缆车票，挤在一群成人
里，涌进缆车车厢。到了两路口的副食店，翻遍
所有的荷包，那张五元的人民币、连同包裹着一
家五口的菜油票，全都不翼而飞。看见我满头
的汗，售货员忙问询，即刻断定是在挤缆车时被
扒窃了。我不肯相信，提着两个空油瓶，还一路
回去寻找，一直搜寻至菜园坝购买缆车票的窗
口下，期待着那张折叠成条状的五元纸币，沾满
污垢地被人一脚踢到角落里。我昏昏然爬火车
回家，结结巴巴说了被扒窃的事，外婆听罢长叹
一口气。这是1970年的旧事。以后的多年里，
我又多次乘坐菜园坝的缆车，却不再记住什么。

从1954年到1996年，这“蜗牛”竟然缓慢
爬行了四十余年。几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有多
少男女被“蜗牛”驮着上下往复。那些在建兴坡
的吊脚楼出生的孩子，从晨曦至夜晚，伴着这

“蜗牛”长大，又从这火车站出发，品尝人生的酸
甜苦辣。这逝水流年的缆车，那蓝白相间的小
木屋，便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将一帧帧的存
留，放入菜园坝的旧相册里。

（作者系重庆铁路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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